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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老梁接到郝院长打来的电
话，让一场旷日持久的民事诉讼案有
了突破性进展。他端着受伤的左臂，
缓缓靠近窗口，对着喧嚣的城市，发
出一声长长的叹息。老伴不知就里，
一旁一如既往喋喋不休地数落他。

老梁是个直性子，因为他爱打抱
负平的性格，没少遭人误解，也吃了
不少的亏。这次，亏吃大发了。此
刻，老梁回想起当初那一幕，仍心有
余悸。

2020年4月的一天，火车站通往
美林西湾的公交车，途中上来一位乘
客，司机见他未戴口罩，又没有刷健
康码，阻止他上车，让他先把口罩戴
好，扫健康码后再乘车。这位乘客不
听劝阻任性上了车。司机重复了上
述的要求，这位乘客却说：“我没有口
罩，也没有健康码，咋地？”身边的一
位乘客从兜里掏出一个新口罩，让他
戴上。他执拗地戴上口罩，还是不扫
健康码。司机说，如果你执意不扫描
健康码就请下去吧！这位刁蛮的乘
客揶揄说：“你真他妈的拿着鸡毛当
令箭了，给你点权利就不知道天高地
厚了，我扫不扫码，关你屁事？”

“你跟谁说话妈妈的呢，把嘴巴

擦干净点！”
“就跟你说了咋地？”
“没见过你这样没教养的，每个

公民都知道疫情期间乘车必须戴口
罩，扫健康码。”

“你他妈骂谁没教养？再说一
句，信不信我整死你！”说着上前撕扯
司机的衣领，扭动方向盘，跟司机进
行挑衅。

站在一旁的老梁看不下去，上前
劝阻说：“出门在外都不容易，扫一扫
健康码，都相安无事了。”

刁蛮的乘客冲着老梁来了：“从
哪冒出来的爱管闲事的？”

老梁愤慨道：“疫情期间，上车必
须戴口罩，扫健康码，人人都得遵守
规则！”

“你真是吃饱了撑着了，没事干
了。”

老梁说：“今天你必须扫健康码，
不扫坚决不行上车。”

刁蛮的乘客愤怒道：“看谁再拦
我，别说我把你们都作了！”

老梁说：“干脆报警吧，让警察出
面来解决。”

老梁话音未落，感觉左臂瓦凉瓦
凉的，有什么捅进了胳膊里，瞬间，鲜
血顺着袖管流出来。顿时，车厢里一
片混乱。刁蛮的乘客眼看鲜血四溢，
拔出匕首扔在地上。一脸惊慌失措
的样子。突然，竟然倒在车厢里。司
机立即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将凶手
和老梁送进医院进行抢救和包扎。

老梁的左臂因刀口至深，两根肌
腱被割断，但无生命危险。蹊跷的
是，那位野蛮的凶手因心脏骤停，抢
救无效死了。

当死者家属赶到，第一时间把老
梁和公交公司告上法庭，要求双方分
别赔偿 58.8 万元。老梁的脑袋像要
炸开了，眼睛直冒金花。

败了家还要吃官司的老梁不敢
反驳老伴，任她唠唠叨叨的责怪。他
不敢出门，怕街坊邻居笑话他，说他
瞎逞能！他端着受伤的左臂，疼痛也
只能忍着，不敢呻吟。老伴天天数落
他：“还出去嘚瑟不了？都啥年代了，
还做‘见义勇为’的勇士呢？你是看
电影看得太多了吧。”

然而，法律不会草草了断此案。
受理此案的司法机关认为，司机阻止
凶手不戴口罩，不扫健康码上车，是
正常例行公务，忠于职守，不仅不具
有违法性，还具有正当性，应当给予
肯定与支持。所以，司机和公交公司
不承担任何赔偿责任；而老梁劝阻凶
手对司机进行寻衅滋事的行为属于

“见义勇为”。凶手心脏骤停导致死
亡与老梁的劝阻不存在法律上的因
果关系，所以不承担赔偿责任。

老梁对法院给出的判决十分满
意，激动的对郝院长说：“太感谢您
了！”

郝院长说：“不要感谢我，应该感
谢《民法典》，它像一个‘护身符’及时
送到了百姓当中。生活是一场大考，
它考验了善行者的坚定和勇敢，也考
验了人民法院依法公正裁判的能力，
只在通过裁判明确民事行为的是非
对错，才能向社会提供正确的行为指
引，让见义勇为不再瞻前顾后。”

说来也巧合，数日，当地人民政
府授予老梁为“见义勇为先进个人”
殊荣，并获得两万元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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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 身 符
■黑龙江 李艳霞

种下一颗爱的种子
许我一世情缘
沉重的十月怀胎
艰难的一朝分娩
一声稚嫩的啼哭
一张慈爱的笑脸
从此 您与我恩情深重
我与您血脉相连

长成一棵参天大树
难忘一生情缘
谁为我遮风挡雨
谁为我心血熬干
一声母亲的呼唤
永生难忘的牵绊
从此 你历经生活磨砺
我尝尽人生蜜甜

您为我倾尽一生所有
我为您还报寸草之难
您育我长大成人
我扶您步履蹒跚
您教我怎样顶天立地
我伴您直到天堂九泉

有一种道德天高地远
有一种慈爱海阔无边
有一种仪态千古垂范
有一种教诲让我们永生
聆听不厌

有一种付出是无私奉献
有一种索取是儿女平安
有一种积累是苍颜鹤发
有一种恩情让我们永远
报答不完

母亲啊
我为您祈祷 我为您祝愿
愿您长寿康宁 喜乐平安
愿我能长久在您的膝下
笑颜承欢

母亲啊
我为您歌唱 为您赞叹
愿您的慈颜永驻 春晖永远
愿我能相守在您的身边
岁岁年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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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思鸟
那是一个阴雨连绵的日子，张骋

和李秀离婚了。
究竟为何离婚？ 双方好像都没

找到非离不可的理由，可又都觉得非
离不可。

他们结婚两年了，最初，两人的感
情很好，但自张骋升为经理后，情况就
有了变化：张骋一天天早出晚归的，还
时不时夜不归宿，不知是工作，还是应
酬？这独守空房的日子一多，李秀就
有了怨气，女人特有的本能被激发出
来——莫不是张骋有了外遇？张骋当
然不承认，于是，两个人就闹起了别
扭，先是比较文明的冷战，后来演变成
李秀质疑，张骋解释，且越解释越质疑
的吵闹。吵闹，李秀自然要找出些似
有非有的“事实”为佐证来证明张骋的
出轨，张骋当然坚决反击！矛盾升级
到不可调和的地步，两个人基本成了

“仇人”，只能离婚。
分财产的时候，两个人的心情和

这天气一样阴沉下来，张骋看着室外
还沥沥淅淅的下着雨，就商量李秀：

“咱们等晴天再分吧？”
“不行！”李秀态度坚决。
本来，两个人都不是太小气太计

较的人，但心里都窝着火憋着气，谁也

不让谁，李秀这一叫板，张骋也来了犟
劲：“分就分！”

财产分得比较细，这同供销社点
货一样的分法让张骋觉得很不地道，
少了男人的气度。最后，就剩一对相
思鸟时，张骋软了下来，他提着鸟笼用
恳求的语调商量李秀:“这鸟平时都是
我照料，它们不能分开！给我吧？不
行，把分我的那台电视给你？”

李秀看了看两只相爱无比的小
鸟，一下子联想到自己的境况:“不
行！人都能分开，鸟为什么不行？一
人一只。”

“一只就一只！”张骋的犟劲又被
李秀挑起来。

两个人、两只鸟就这样分开了。
分开的第一天，两只鸟在各自的

家里不吃不喝，在鸟笼里乱飞乱叫乱
撞，搅得她俩心烦意乱。

第二天，这两只鸟没了第一天的
劲头，仍不吃不喝，叫声似哀鸣，光艳
的羽毛变得零乱不堪，还时不时奓立
起来，样子像个刺猬。张骋心里很不
是滋味，就打电话央求李秀:“把那只
鸟给我吧？给你钱也行。”李秀用同样
的话回了张骋。两个人谁也没让步。

第三天，两只鸟都叫不动了，蹲缩
在鸟笼里几乎不动了，眼睛紧闭着，有
了动静才费力地睁一下……

张骋心乱如麻。
李秀心如刀绞。
张骋想，李秀那只鸟肯定也这

样！还是我给她送过去吧，要不，两只
鸟都完了！他穿好衣服，提起鸟笼就
走，当他打开房门的一瞬间，愣住了，
李秀正气喘吁吁的提着鸟笼站在门
口。

两个人都不知所措，倒是两只鸟
有了心灵感应，它们突然来了精神，在
鸟笼里拼命的朝对方使着劲，叫声沙
哑且欢快。

受到鸟的感染，她俩好半天才缓
过神来。张骋把李秀让到屋里，李秀
把鸟笼放到茶几上，站在茶几旁，很不
自在地搓着双手。张骋也把手中的鸟
笼放在茶几上，站在李秀的身边，一脸
的尴尬。两只鸟靠近了，更加兴奋，两
个人靠近了，却心翻五味。

她们把两个鸟笼门对门的放在一
起同时抽开，张骋鸟笼里的那只一下
就窜到李秀的鸟笼里，它们在里面转
着圈的跳着蹦着，两个鲜红的鸟喙时
而互相蹭擦，时而互相疏理着对方零
乱的羽毛，时而又有气无力的对唱几
声，亲密地忘掉了一切。

她们看着动情的鸟儿，心都化
了。张聘喉咙干干的，李秀的眼里浸
满了泪水，她们互相对视了一下，又马

上羞愧地把目光投向鸟笼，谁也没说
出话来……

突然，一只鸟头一歪倒在笼子里，
抖动了几下翅膀，蹬了几下腿，张了几
下嘴死去。不到两分钟，另一只也倒
在同伴的身边。原来，它们把所有的
精力，都留给了这生命中的最后相逢
……

一切来的突然，两个人都傻了！
张骋蹲下身，两手抱着头，李秀凑

到跟前，用手抚摸着张骋的头，很轻很
轻。

一缕阳光从窗外射进，天晴了
……

腊八
腊八是棵独苗，从小就命苦。
民国八年的腊月初八，那是一个

风雪交加的夜晚，滴水成冰。村西头
三间四面透风的土房里，一个生命就
降生在土炕火盆边的一堆沙土上。孩
子响亮的哭声划破寒冷的夜空，宣告
这贫苦的家庭里又增添了一个苦难的
生灵。他的母亲疲惫地看着坐在火盆
边的丈夫，有气无力的说：“给孩子起
个名吧？”

丈夫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没啥
文化，挠着头皮苦想了半天就想到这
出生的日子：“就叫腊八吧。”

腊八的母亲受了风寒，落下病根，
从此不再生育。

腊八生下来就命苦，八岁那年腊
八，父亲随乡亲们去镇上赶集，回来的
路上遇上土匪，十多个老乡四散而逃
都得以成功，唯他被流弹打死！从此，
家里只剩孤儿寡母，日子更加艰难。

那年，腊八的母亲二十八岁，好心
的乡亲们就劝她再走一步，可她咬着
牙流着泪就是不同意！在那个兵荒马
乱的年代，母子俩相依为命，其艰难困
苦可想而知。

转眼腊八十八岁了，长成了一个
壮汉，家里的担子也就从母亲的手里
接了过来。腊八虽然能干，但破房三
间，地无一垅，只能靠打短工卖力气过
活，日子过得还是吃了上顿没下顿。

老娘跟着遭罪，腊八是急在身上，
痛在心里，却没一点办法。

那年夏天，村里一个叫张明贤的
富户盖房，找腊八去帮工，腊八天没亮
就去了，又是和泥，又是挑水，放下铁
锹抄泥叉，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下身
是泥，上身是汗，干得非常卖力，一起
来帮工的乡亲们都夸他能干。

到了中午，腊八饿得是前胸贴后
背了。吃午饭的时候，东家也大方，猪
肉炖粉条，猪肉炖鸡蛋，白面馒头，整
整三大盆摆在桌上，那个香呀。其他
人都狼吞虎咽地吃起来，唯独腊八坐
在桌边不动筷。

“吃呀，你咋了？没见过这么好的
饭菜吧？”身边的一个帮工诧异的看了
一眼腊八，嘴里塞满的饭菜让他吐字
不清。

腊八咕咚咕咚地咽着口水，眼里
却含着泪水，还是一动不动的坐在桌
边。

东家也觉得很奇怪，走过来问腊
八：“孩子，你咋不吃？有啥事吗？”

腊八眼泪稀里哗啦的就流下来
了：“叔，您说这饭我能吃得下吗？我
在您这儿和过年似的，我娘还在家里
饿着……”

东家被感动了，话音有些发颤：
“好孩子，你吃吧，我打发人给你娘送
去！”

“谢谢叔，我想自己给我娘送！”
“行行行，送回去再回来吃，别耽

误了下午的活儿。”
腊八回来吃饭时只吃馒头，一口

菜不动。
东家有些不解：“小子，你咋不吃

菜？”
腊八红着脸说：“俺那份饭莱给俺

娘吃了，叔能赏俺口饭吃，俺就很满足
了！哪有脸再吃菜呀！”

东家感动的愣住了，东家婆子从
外屋一手拿着勺子一手端着碗走进
来，流着眼泪在盆里给腊八盛了满满
一碗菜，放在腊八跟前：“真是个懂事
的孩子，吃吧，婶子能这么计较？”

后来，村里形成了一个习惯，谁要
是找腊八帮工，就得给他母亲准备一
份饭菜。

两年后，张明贤把女儿嫁给了腊
八。得到了岳父的帮助，腊八的日子
才有了起色，腊八的母亲也算享福了。
腊八的母亲七十三岁病逝，腊八每年
的腊月初八都不吃不喝，这规矩一直
坚持到他去世。村里人不解，问他：

“人家都过生日，你不过也就算了，为
啥还不吃不喝？”

腊八眼圈就红红的：“俺的生日，
就是俺娘的苦日，一到这个日子，俺的
心就像刀子扎了一样难受，哪有心思
吃喝呀！”

腊八的后人也延续了这一传统。
腊八姓杜，是我的爷爷。

小小说二题

董卿在电视上说，初心的形成也
许很简单，但是它的完成可能艰苦漫
长。

这是句几乎要出了我的眼泪的
一句话，忽然就很感触，好像很深沉
很禅道似的，一些事情匆匆赶来，不
分先后林林总总。

寒门求学，当然是最重要的经历
了。三十年前北方灰蒙蒙的天空下，
一个十二三岁的黄毛丫头趔趔趄趄
背着书包逃学，那单调空寂的乡间黄
土小路总也捱不到头，估计也猜测不
出捱到头会是什么场面。恐惧、无
助、甚至有那么一点点的绝望……你
知道，逃学最终夭折。当我吞吞吐吐
说出我认为理直气壮的理由还未喝
上一口凉水的时候、当锅灶里挤出来
的小米稀饭的浓香已经不可抗拒的
时候、当母亲抹了把眼泪准备为我取
下书包的时候，我那此前从未大声呵
斥过我的父亲突然就暴跳如雷，一把
推开母亲抄起笤帚疙瘩把我轰出门
外，在笤帚疙瘩之下、在持续的斥责
声中，一步三挪悲悲切切，我被父亲
赶回了学校。不知道父亲一路是什
么心情，他又给老师说了多少抬脸人
情话。后来母亲说父亲那晚是眼圈
红着进的家门，然后整宿没说一句
话。

这件事重要吗？
未必。考学、毕业分配、工作、为

人妻人母……比较起来那是可以忽
略为从未发生过的，我不讲出来你不
会知道有过这样一件事。后来的事
实是，我从此再未逃过学再未有过一
丝退学的念头，而且不止如此，总感
觉父亲威严地站在身后，只能加倍努
力于功课、加倍努力于学校纪律、加
倍努力于同学和老师的关系。那些

让我畏惧校园的因素肯定还在，改变
了的只是我自己，天知道我当初是如
何从懵懂少年里走出来的。

比如时隔多年的现在，因为电视
上一个女人的一句话，我审视着自
己，审视着这个总体上还不太令人满
意的烟火人间。工作繁重，生活的要
求和标准时时拔高，整体的社会道德
水平差强人意……我想为了生活的
尊严倘或完美自己我为此努力，我向
一切我认定的好人致敬并祝福，我身
心俱疲……我怕了吗？是的，有点，
像当初只身在校园里我的确感到某
种恐惧；我退缩了吗？我，我没有，是
的，我没有，我正努力承担着我应该
承担的一切……时事艰难，至少和当
初的校园同样艰难，我没有回避，从
未！这是董卿要出了我眼泪的那个
节点，我为我自己感动：那个北方灰
色天空下无比委屈的黄毛丫头，你做
的还行，你在你步入中年的时候回头
瞭望依然坚持如初。

谢谢你！
令我无法接受但又不得不接受

的是，父亲老得不成样子了，终于会
有那么一天他老到看不见，老到彻底
没有，这让我绝望，一种不同于少年
恐惧到极点的绝望。我祈祷这绝望
来的尽可能晚，尽可能晚，无限期地
晚。父亲老实木讷，几乎不识字——
不识字是他们那代人的常态，但是他
们什么都懂得却又什么都说不出
来。他们明白的一切都在他们吓唬
人的笤帚疙瘩里，对正往差路上行走
的儿女一生只使用一次便种下初心。

什么是初心？
对我来说仅仅是不回避、不退

缩，暗暗坚持，至于是否始终，一切都
在坚持中。

散文

初心所以
■李雪梅

■杜华


